
晚上7时，坐落于浦东新区的

一家芳香疗愈室里，6名顾客随意

舒适地躺在垫子上，掌心磨搓间，

薰衣草与岩兰草精油散发出的天

然芳香萦绕鼻尖。她们闭上双眼，

如同进入了冥想。芳疗师周怡席

地而坐，用形态各异的敲钵敲击着

大小不一的铜钵与水晶钵，时而深

沉宁静，时而婉转悠扬。

这是一场静谧睡眠沙龙，以芳

香疗愈与声音疗愈相结合的方式

放松身心，周怡更喜欢称之为“下

班路上的一小时充电站”，“人感到

疲惫时，嗅吸自然的芳香是补充能

量的有效方式。”

找到新的职业方向
周怡今年46岁，来自上海崇

明岛，从小亲近自然，还喜欢玩泥

巴、爬树。读大学时，周怡学的是

国际会计专业，毕业后起初在银行

工作，后来转行到IT行业当产品

销售，“我擅长沟通，做起来也算得

心应手。”

2012年左右，周怡的工作节

奏逐渐高压，每个月都要出差两三

次，每次最长要持续一周。回到上

海，周怡喜欢去公司附近的SPA

馆，通过精油按摩或泡澡的方式放

松身心，那是她第一次接触到芳香

疗愈的概念，“他们会根据你的身

体情况‘定制’精油配方，现场调配

出来”。

渐渐地，周怡对芳香疗愈产生

了兴趣，还花了一万多块钱报名参

加了培训班，接触到了不同精油背

后广袤的自然世界。她认识到，纯

天然的植物精油能够改善身体状

态，比如，胃胀气时，直接涂抹生姜

精油就能有效缓解不适。

由于工作繁忙，周怡常常被迫

“辍学”。“工作就像爬山，爬过一

座，还有无数座。”2015年，筋疲力

尽的她终于选择离职。之后的大

半年，她一直在寻找新的职业方

向，直到有一天，她在网上听名医

罗大伦教授讲《道德经》，提到选择

职业应有3个标准：“一是兴趣爱

好，二是能够服务很多人，三是能

坚持10年以上。”她忽然意识到，

芳疗师就是这样一个职业。于是，

她选择了青睐的精油品牌，向职业

芳疗师拜师学艺，深入地学习相关

知识，考出了高级植物精油疗法康

复理疗师的证书，正式开启了作为

芳疗师的职业生涯。

“对症下药”疗愈身心
采访当天，走进这间芳香疗愈

室，一股独特的气息扑面而来。周

怡在记者掌心滴了一滴精油，轻轻

搓开，置于鼻尖，甜美的橙香混合

着阳光雨露的味道钻入鼻腔，闭上

双眼，几个深呼吸后，周身的疲惫

烟消云散。

“芳香疗愈是一种古老的医学

实践，在国外早有研究与应用。”作

为芳疗师，周怡建立了一个拥有来

自全国各地近1000名顾客的微信

群，群里甚至还有美国的顾客。她

的日常工作是分享不同精油的使用

方法，指导每位顾客成为自己的“家

庭芳疗师”，月收入在2万—3万元。

面对个案咨询，周怡也会根

据顾客的需求调配精油。比如，

顾客失眠，她首先要经过一系列

的提问深入了解失眠的原因，“可

能是压力大，可能是脾胃功能差，

还有可能是体质问题。”经过判断

后，周怡会综合考虑顾客的身体

状态，斟酌每种精油的比例，进而

“对症下药”。

家有精油100余种
于周怡而言，芳疗师不仅是一

份工作，更和她的日常生活融为一

体。每天晨起洗漱，周怡会滴一滴

柠檬精油在牙膏上，清洁牙垢、防

治口气。每天出门，她会将尤加利

精油涂抹在口罩上，“它能杀灭空

气中的有害病菌。”下午困倦时，她

用薄荷精油提神；肩颈酸痛时，用

柠檬草精油舒缓疼痛……

在周怡家，床头柜、卫生间都

放满了日常使用的各类精油，种类

多达100余种，还留了一间储藏室

专门放置未开封的精油。每个房

间也都放置着一台香熏机，“卧室

会用薰衣草加一些岩兰草精油，安

神助眠；客厅会选取柑橘类的，显

得清新有活力；卫生间会使用叶片

类精油帮助净化；书房则会选择迷

迭香精油与柠檬精油……”

在众多精油中，周怡尤其喜欢

玫瑰精油，“玫瑰是花中王后，有着

包容、温暖的味道。”长期使用精

油，还改变了她周身的磁场，吸引

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一滴

精油都是从植物里提炼的，蕴含着

自然的生命力。它既是我作为芳

疗师的工具，更是增添能量的‘法

宝’。”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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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颇复杂
采访当天，上海下了一整天

雨，抵达张阿婆家的时间是傍晚5

时。向克树是这个助浴小组的负

责人，出发前她和张阿婆的儿子再

次确认了信息。

张阿婆94岁了，平时没有什

么慢性病。自从去年感染了新冠

后，身体受了“重创”，此后一直卧

床，需要保姆照料。但张阿婆意识

清晰，特别爱干净，洗澡是她最“享

受”的时刻。

男助浴师吉静负责把澡盆、防

滑垫、接水管、水壶等设备抬上4

楼，他不声不响，干起活来十分利

索。老小区没有电梯，体力活总是

由男人来承担。女助浴师徐颖同

时也是团队的护士，她负责在床旁

给老人测量心率、血压，再给她修

剪指甲，做好入浴前的准备。

一个长度近2米的粉色折叠

澡盆里铺上了一次性塑料套，两边

装上了泡沫扶手，底下铺了防滑

垫。为了减少移动老人的风险，他

们一般会把澡盆安排在老人床边，

如果没有合适的位置，再挪到客厅

或家里宽敞的地方。最特别的是

浴缸里有一个黄色担架，它可以小

幅度升降，老人洗澡的时候会躺在

担架上，身体“漂浮”在浴缸中。

确认张阿婆身体状况可以洗

澡后，向克树先给她理发，吉静和

徐颖来回接热水，确保水温合

适。“其实我们带了橡皮水管，但

是阿婆家的浴室比较远，管道接

水不太方便，水温也不够，所以我

们还是决定用水壶直接烧热水，这

样更快。”吉静说。

需要耐心和技巧
全部准备完毕，已经花了40

分钟。三人小心翼翼地把张阿婆

抬上担架，慢慢移动到浴缸里，确

保老人躺好后，再把担架往下放，

直到热水没过张阿婆的身体。“虽

然是失能的老人，但是也要注意保

护隐私，洗澡的全过程我们都会在

阿婆身上盖上薄薄的洗澡巾，不断

给她的身体浇热水，防止着凉。”徐

颖告诉记者。团队有男有女，配置

是固定的，在给不同性别的老人洗

澡时分别充当“主力”。

向克树给张阿婆洗脸和脖子，

她熟练地打上泡沫，一边轻柔地搓

洗，一边不忘询问：“力度可以吗？

水温可以吗？”她做助浴服务三年

了，忙起来一天要服务6位老人，

节前更是排满了，每天收工回到家

都是深夜。

给老人洗澡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不仅需要细心、耐心，还要有技

巧，最重要的是确保老人的安全。

“许多老年人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

柔软，像婴儿一样，有的老人因糖

尿病失去知觉，有的长期卧床产生

了褥疮，所以我们更要轻柔对待。”

向克树记得，有一次给一位老

人洗澡，洗着洗着老人突然头晕，

三人赶紧暂停，把老人搬回床上，

再和家属商量要不要拨打120。

这件事也提醒着助浴师们，要每时

每刻关注老人的状态，洗澡可能随

时要“叫停”。

张阿婆的洗澡时间不长，大约

15分钟。“这是综合老人身体清洁

需求与承受力的考量。”向克树

说。这个过程中，张阿婆的住家保

姆赶紧为她换了床单被套，干干净

净迎接新年。

“他们服务很专业”
澡洗好了，张阿婆感到轻松又

舒服。她的儿子告诉记者，像这样

的助浴，是所在街道赠送的养老公

益服务。“他们服务很专业，我也很

放心！”

收拾完所有的设备抬下楼，天

已漆黑，雨还是没停。三人坐上车

赶往下一家，帮一位住在松江的老

人洗澡。

像这样的上门助浴服务，近年

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向克树

所在的这个助浴团队，是通过政府

买服务的模式进入社区，服务对象

主要是失能老人。“我们属于养老服

务，不是家政服务。为失能老人助

浴是一件很专业的事，一般的居家

保姆干不了这个活。”向克树说，针

对有洗澡需求的老人，在对其身体

状况评估后，助浴师可以为他们提

供理发、剪指甲、洗澡等服务。

这几年的工作，让他们接触了

不同的老人。有的因为身体太虚

弱一年没有洗澡；有的老人体重

200多斤，三个人费九牛二虎之力

都抬不动；还有的老人第一次洗澡

会有抗拒之心，助浴师要判断老人

的心理状况，并通过聊天、拉手等

方式安抚。

随着老龄化加剧，失能老人成

为了庞大的群体，助浴的市场需求

大，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向养老企

业购买助浴服务，助力改善高龄、

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如何联系助浴，希望能有更多人关

注这个服务夕阳人群的朝阳行

业。”福寿康智慧医疗养老服务负

责人商林凤说，让失能老人痛快地

洗个热水澡，维护他们的体面和尊

严，就是他们职业的成就感所在。

本报记者 左妍

记者跟随助浴师上门感受这一“服务夕阳人群的朝阳行业”

为老人“澡”回舒适，“洗”迎新年

■ 助浴师在为老人仔细淋水

擦洗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您好，我们是给老人
洗澡的助浴师……”农历新
年前夕，福寿康智慧医疗养
老服务的3名助浴师，敲响
了普陀区长征镇张阿婆家
的大门，他们要赶在春节前
帮老人理发洗澡。
冬天洗澡，对一些失

能、半失能老人来说，几乎
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但是，清清爽爽过年，
却是每个老人对于新年最
简单的期盼。

芳香疗愈师周怡有一家“下班路上的一小时充电站”——

芳疗是工作更融入了她的日常生活

■ 芳疗师周怡在调试精油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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